
月月照照海海滩滩拾拾小小鱼鱼

我我与与广广播播的的三三十十年年

任允好 杜琳

俺草埠村在烟台市区东
南，距村北五里路就是大海。
1949年前后，村里的渔民组织
起来拉大网(乡亲们俗称围网)。
据老人说有近百年的历史。而
跟在拉大网乡亲身后兴致勃勃
拾小鱼，是顽童们盛大的节日。
1950年，我12岁了。我同一伙半
大不小的小伙伴晚上拐着篓子
到海滩拾过几次小鱼。篓满鱼
跳，我们欢天喜地。

当年渔民织的大围网又宽
又长，网的两头缆着网绠更长。
大网装在大一点的渔船上，下
到离海岸二里以外的海里，网
住了鱼群。东西两帮的渔民相
隔约五六十米，开始往海滩上
拉网绠。逐渐将网绠摞在海边
的沙滩上。两帮渔民渐渐靠近，
每帮拉网绠的壮汉 (家乡土话
称车轴大汉)也有十几人。我们
拾小鱼的孩童也有二十多，分
别帮两帮的渔民拉网绠。等大
网靠海滩约有三十多米时，我

们就不拉网绠了，脱下厚衣长
裤，放在远处的海滩草丛旁就
下海了。水齐肚脐，紧贴着大网
边沿，眼瞅着网膛里鱼的态势。

这天是七月十五，明亮的
圆月，慷慨地将银光挥洒在一
望无际的海面上，伴着鱼群的
跳动，网膛里闪金烁银，宛若在
水面上撒下一片金豆子，美丽
极了。“噌噌”几条长鱼在海水
里从北向南跑来，急转了一个
大弯，又向北跑去。渔民说这是
几条大梭鱼，很难捉住。这时，
又一条鱼贴着水面，飞出网绠，
窜进大海。一位壮年大叔告诉
我，这是条燕鱼，有飞的本领，
就它能逃命，吃面条，用燕鱼做
面卤最鲜呐！说着说着，一条白
色的带鱼(烟台土语称刀鱼)摇
头摆尾地向网边游来，我双手
分别卡住了它的头、尾巴。“啪
啪”活蹦乱跳的带鱼用力甩打
着我的小胳臂，我把它放进篓
里，心里乐开了花。此刻，海滩
上的两帮渔民齐声呼起号子：

“同志们啊，使劲拉呀！网上滩
啦，鱼鼓包啦！”又对俺这帮小
孩子喊道：“拾小鱼的，向后走，
莫撕网啊，要听话呀！”

可是，拾小鱼的孩子们红眼
啦！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的把篓子
伸进网膛里挖鱼，有的把手伸进
网里捉鱼，还有的在撕网扣，把篓
子对着大网孔让鱼往篓子里跑。
大网拖上沙滩更热闹：渔民们忙
着拖网，撮鱼堆，鱼金翅银鳞地蹦
跳着，大家用筐抬鱼进屋院。拾小
鱼的孩子们抢拾海滩上掉的小麦
穗鱼、海鲫鱼、爬虾等。胆大的孩
子抢拿鱼堆上的鱼，往篓里装。有
的渔民与孩子们夺，阻止斥责的
声音不绝于耳。有的渔民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就让孩子们过去
了。

这天晚上，大网拉鱼堆起
一堆又一堆，鲅鱼、梭鱼、带鱼
等什么都有。鱼把式说拉了足
有五千斤。我们拾小鱼的小伙
伴们每篓也是满满的，掉不下
八九斤。一位拉网的老爷爷拾
了一条大鲅鱼，丢在我篓里，我
连忙说：“谢谢老爷爷。”

月光照亮了海边林间回家
的路，我们又说又笑往家走。你
说我拾的鱼好，我说你拾的鱼
多。欢乐声撒在路上，拉大网的
汉子，拾小鱼的孩童，激动的喜
悦留在心里。

刘学光

上世纪之初，我的老奶奶嫁
到我村，与排行老三的老爷爷结
婚，成为我的老奶奶，人称外号

“说事佬”。
老奶奶的娘家家景殷实，父

亲是举人，十里八村享有盛誉。
可以说老奶奶受家庭影响，再是
上过私塾念过书，知书达理，有
点大家闺秀的风采。嫁给老爷爷
后，每年秋天，她都把家中仅栽
在西河边的几棵丰收后金黄的
大茌梨，分给全村人吃。

当她迈着颤悠悠的小脚，用
手拐着满篮的香梨，挨家挨户分
给众乡亲，全村大人小孩都无比
感动。那时一个香梨都是很珍贵
的，毕竟那是一个连饭都吃不上
的又穷又落后的旧社会。有村史
以来，村民开天辟地第一次享受
到的分梨待遇。

老奶奶人长得高挑漂亮，美
丽大方，说话和气，待人热情，所
以老奶奶被村民誉为心美人美
的大好人，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
和爱戴，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盛
誉。不管谁家发生矛盾和纠纷，
都要让老奶奶去说事评理解决
矛盾。每次都让当事人心服口
服、互相理解、化干戈为玉帛，最
终握手言和、一如既往。日久天
长，老奶奶被大家公推为说事
人。说事人，一般是一村中威信
很高、人品最好、办事公道、受人
尊敬的长者担任的活。而我的老
奶奶，当时并非长者，辈分也不
是最高，还很年轻，但她正是仗
着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为人被
乡亲信服，而得“说事佬”的雅
号。

一次，村中一位号称“厉害
精”的媳妇长期虐待婆婆，婆婆
实在受不了厉害媳妇的打骂和
不给饭吃，就哭着找上老奶奶的
家门，请她去说事评理。老奶奶
雷厉风行，马上拉着那位婆婆去
找她的媳妇评理。去后，那位媳
妇不给面子，仍然对婆婆不尊不
敬、骂骂咧咧。

老奶奶拉过在媳妇旁边玩
耍的孩子，对媳妇说：“这是你的
儿子，等将来他长大了，你老了，
他就会学习你这样，对待婆婆一
样对待你，好不好？”那媳妇终于
被老奶奶的苦口婆心说服了，明
白了道理，低下了羞愧的头。从
此，那位媳妇对婆婆好上加好，
细心照顾，成为无人不赞的好媳
妇。后来，那位婆婆逢人便说，是
老奶奶救了她一命。就这样，我
的老奶奶经常给人家说事评理、
化解矛盾、调解纠纷，使一个民
风淳朴的小村庄，更加团结和
谐、敬老爱幼、遵纪守法、文明宜
居。

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讲
起老奶奶的一些说事的往事。那
趣味横生、余味深刻、记忆如昨
的一幕幕，让我受益匪浅、收获
多多，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
理，处事的方法，真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

说说事事佬佬

林宛宁

30年前的广播是个正方形
的盒子，挂在炕头的东墙上，盒
子下面垂着一根线，只要一拉
线，广播就响了，再拉一下，广
播就停了。在那个年代，家里没
有电视，精神生活极其匮乏，儿
时的我一边看着小盒子，一边
听着从小盒子里传出来的声
音。弹指间，这种惬意整整伴随
了我三十年。

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放
学回家根本不用家长催着写作
业。我总是一回到家就写作业，
就为了赶紧做完作业后尽情地
听广播。那时候的小学生流行
听广播里的评书，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评书是田连元播讲的

《小八义》。白天同学们凑在一
起谈论的话题总是小八义中的
故事情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小八义里面的两个人物——— 阮
英和唐铁牛。

为了跟上同学们的节奏，
我每天晚上都要认真地听广
播，每逢遇到邻居来家里串门
时，我都要踩在被上，贴在广播
下面才能够听清楚，以致于妈
妈总是笑我太痴迷于广播评

书。我听过好多名家的评书，最
喜欢田连元和刘兰芳。田老的
评书风趣幽默，我经常边听边
大笑，有时候笑得我肚子疼；刘
老的评书则对感情描述比较细
腻生动，听《杨家将》的时候我
深有体会，杨家的惨烈令人动
容，我经常一边听一边为故事
中的人物同情地落泪。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墙壁上
挂着的广播已经被小型半导体收
音机所取代。1994年，爸爸购买了一
台“花王牌”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
音机可比只能挂在墙上的广播好
多了，是一个可以随处移动的小匣
子。听半导体收音机的时候，装上
电池后，只要把天线拉出来，就可
以从广播里知晓国家大事、哼唱流
行歌曲，风靡大江南北的《摘下满
天星》，我就是跟着广播学会唱的。

2000年后，收音机的频道
越来越多，节目也越来越丰富，
通过收听各个广播电台的各
种栏目，我受益匪浅。当我落
莫无奈的时候，广播中主持人
偶尔的一句话便会给我带来
心灵上的慰藉；当我遭遇挫折
和打击后，感觉“山重水复疑
无路”的时候，广播中某个栏
目的某段话语，又会让我获得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悟；当
亲朋好友过生日的时候，我会
通过广播给他们送去美好的
生日祝福。

近几年来，我成为了有车
一族后，每天上下班途中都是
听着广播度过的。目前，我认为
车上伴随性收听的精品广播一
是《中国之声》，二是《铁鹰路况
播报》。我上班途中听铁鹰在交
警直播室为市民播放最新的路
况信息，少走了很多弯路；下班
途中听中国之声，了解了很多

国际国内大事和新闻焦点，增
长了很多知识。开车时听着电
波中的声音，我感到广播不仅
仅是为市民提供行车方便，更
重要的是把为市民服务的精神
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让市民
可以心情愉悦地驾驶。我想，这
也是为什么广播深深地扎根于
我心中的原因所在。

时光荏苒，三十个春秋过
去了，广播已经成为了我情感
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
直陪伴在我身边。

家家乡乡的的业业余余剧剧团团

蔡同伟

家乡的业余剧团诞生于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由村团
支部牵头，从各个生产队挑选
一些扮相俊秀、声音甜美洪
亮、有文艺细胞的团员和青年
组成的。村党支部积极支持，
从瘦弱的集体经济中抽出资
金购置了古戏装及道具。那个
年代，年轻人参加集体活动的

积极性十分高涨。为了学演
戏，农忙时节，演员们白天参
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走村穿
疃拜师傅。进了腊月门则汇聚
在村俱乐部，不分白天黑夜，
加紧排练节目。反复地翻跌扑
打，常常把这些爱好艺术的

“信徒”们累得大汗淋漓，气喘
吁吁，却扫不去他们的兴致。
有时，为了一个身段的不顺，
为了一句唱腔的不圆，他们竟

牺牲通宵的休息，也从无人抛
出怨言。没有额外的报酬，甚
至没有一杯茶水解解焦渴，但
谁也不计较这些。

正是由于演员们的深情
投入，逢年过节，便有一台台
五彩缤纷的戏曲节目呈现在
父老乡亲面前。既有京剧，亦
有吕剧；既有现代戏《李二嫂
改嫁》《三世仇》，又有古装戏

《墙头记》《小姑贤》《铡美案》，
也有自编的小戏曲《一块花
布》《灯又亮了》……台上，演
员们倾注精力认真地演唱着，
台下，观众们随着演员表情和
戏中情节的变化，时而哈哈大
笑，时而泪水模糊双眼。

最是那些老戏迷们，听着
那悠扬婉转的唱腔时，闭目摇
头，品滋嚼味，精彩处，手拍膝
盖，连声叫好。父老乡亲们陶
醉在艺术的享受里，贫瘠枯寂
的村庄沉浸在热热闹闹的欢
乐气氛中。后来，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在一片“破四旧，立四
新”、“打倒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的口号声中，演员们眼睁

睁地看着村里置办的古戏装
和道具全部被“红小将”烧毁
了。心爱之物随着滚滚浓烟化
为乌有，他们却敢怒不敢言，
只能背地里凑在一起悄悄地
抹眼泪儿。但是，演员们爱好
文艺的热情却燃烧不灭。

“牛鬼蛇神”不许演，他们
便 按 上 头 要 求 ，排 演“ 样 板
戏”。女演员到了结婚年龄，有
的嫁到了外村去了，他们又培
养出“接班人”。农村实行生产
责任制后，有人担心“各种各
的田，各挣各的钱”，业余剧团
可能会解散。可事实恰恰相
反，靠勤劳跨入富裕之门的父
老乡亲追求文化生活的热情
更加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业余剧团里来。他们还自发
地捐款，重新购置了古戏装及
道具，添置了乐器，业余剧团
不断发展壮大。戏痴唱迷们心
甘情愿，始终不渝地为丰富父
老乡亲的文化生活奉献着自
己的空闲时间。

哦，家乡的业余剧团，业余
剧团可敬的“土艺术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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